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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情怀与民族情结是民族管弦乐《奔腾》主要的创作动力，

而中国民族管弦乐则是这种情怀与情结最恰当的释怀之地。创作《奔

腾》的初衷并不是想单纯地表现茫茫草原万马奔腾的景象，而是蕴

含着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。

《奔腾》创作于 2013 年。乐曲开始由慢板引入，快板随即闯入，

最终乐曲在疾驰、宏大的音响之中结束。

作品简介



谢　鹏

青年作曲家，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，

师从唐建平教授。近年来，创作的民族室内

乐《玲珑》获首届中国台湾国际华人民族音

乐创作大赛金奖及最佳观众票选大奖 ；交响

乐《爱情》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

作曲金奖 ；民族室内乐《秦迹》获中央音乐

学院首届“炎黄杯”作曲比赛二等奖 ；舞蹈

诗《沉沉的厝里情》（音乐）获第十届中国文

华最佳优秀剧目创作奖及第九届荷花奖舞蹈

诗作品金奖。

主要作品包括：民族室内乐《翩跹》、《隐

仙》，民族管弦乐《土家随想》、《嘎达梅林》、

《奔腾》、《逸仙谷境》，交响乐《月挂疏桐》、《卿

逸》、《柏坡交响》，三弦协奏曲《弦逸》，琵

琶协奏曲《唐婉》，古筝第一协奏曲《采薇》，

古筝第二协奏曲《灵修》，舞剧《唐婉》、《坊

巷春秋》，话剧《旧京绝唱》。

作曲家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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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避自由
——从《奔腾》的创作谈文人音乐的艺术旨归

谢　鹏

不知不觉，在专业音乐学习的道路上我已经走了快二十个年头，

中央音乐学院给了我坚实而有力的作曲基础，与此同时，我的老师

们也引导着我在艺术之路上不停地追求与探索。随着年龄与见识的

不断增长，在近期学习与摸索的路上，总会有一个模糊的疑问浮于

脑中，我们当下的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民族音乐作品？

如今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之中，大众对于音乐欣赏的选择多种

多样，音乐的种类更是繁花似锦、琳琅满目。据我多年来对于媒体、

音乐会、市井街头的音乐市场观察来看，在这百花齐放的自由年代

当中，音乐基础比较薄弱的大众化人群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审美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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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大致分为三类 ：一类是以《高山流水》、《十面埋伏》、《春江花月

夜》等为代表的传统古曲。一类是以针对《茉莉花》、《浏阳河》、《紫

竹调》等经典民歌的改编作品。另一类就是相比之下所受到的关注

程度远远小于前两者的中国当代民族原创作品。究竟是何种原因而

导致以上现象呢？我想这和改革开放以来自由的文化环境、主流媒

体的导向与多元化的选择固然有关。但是作为一个音乐创作者，我

时常也在反问自己，从自身职业的角度来考虑，为什么普通老百姓

对在学院派背景下所创作的当代民乐作品兴致索然呢？这与我们音

乐创作者本身的引导是否也有一定的关系？

“以铜为镜，可正衣冠 ；以古为镜，可知兴替。”我想对于古代

传统音乐状况的梳理，也许能让我们找到一些当代民族音乐发展的

规律和趋势。

众所周知，体现世俗生活的民间音乐和反映文人墨客志趣的文

人音乐，是在种类众多的中国传统音乐中极具特点的两类代表。

民间音乐源于市井街巷、百姓日常生活，由于取材的自由、情

感的丰沛和受众的广博逐渐形成了功能性和地域性的特点，它在

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川流不息，纷至杳来。《百鸟朝凤》的欢快热

闹，《寒鸦戏水》的悠闲自得，《闺中怨》的哀婉凄厉，无一例外地

反映着百态众生。民间音乐的自由像泥土像空气像雨露一样毫无遮

掩，全然释放，远离束缚，无矫揉装束之感。其渗透出的情感质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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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净而触动人心。

相比之下，文人音乐濯足清流、不染尘俗，注重个人情感的宣

泄与理想境界的憧憬。《梅花三弄》的玉骨冰肌、孤傲自赏，《幽兰》

的芬芳自怜、洁身自好，《潇湘水云》的以景抒情、生死忧怀，纷

纷体现了文人音乐注重个性的张扬与抒怀，不屈于权贵的孤高、含

蓄、委婉和轻狂豪放。文人音乐的品质优良，留有众多清雅、浑厚

的佳作，在我们看来本应当得到更广泛的传播，从而影响大众的音

乐欣赏水平。但是文人音乐历来是走在一条追求个人自由、摆脱束

缚的艺术之路上。他们对理想国中自由的向往与追逐恰恰是一种逃

避，一种对现世人间百态的逃避。生活是体现人类为生存而发展的

所有日常活动和经历的总和，我们总说艺术应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，

文人音乐远离民间市井的土壤，始终高高在上。然而，缺乏对现实

世界的关怀则导致文人音乐不能全部被大众百姓所接受与触及，长

期以来形成的孤芳自赏，甚至高处不胜寒的境况，使文人音乐始终

不能得到百姓的共鸣，更起不到下接地气的艺术引领作用。

我以为，文人音乐有其独特价值，但是，文人音乐中通过逃避

现实生活的自由，去寻找虚幻理想的自由这一艺术旨归，也许并不

可取。逃避自由所得到的自由不是真实的，不是真正的自由。自由

在日常生活中，自由在平常心中。

对历史的回顾，引发了我进一步对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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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今中国民乐中的世俗音乐、学院派音乐与古人的民间音乐、文人

音乐的关系有些类似。我该如何将文人和学院派的艺术追求回归现

实，扎根脚下的这片土壤，创作当代听众所能接受的具有中国音乐

品行与精神的作品？这些思考也逐步融入了我的创作思考之中。《奔

腾》这首作品的创作，便贯穿着这样的思索。

《奔腾》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管弦乐作品。在创作之

初，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作品的语言该如何定位与选择，是“阳春

白雪”还是“下里巴人”，是现代还是传统，是文人还是世俗，显

然这个过程是艰难的。雅与俗既对立又统一，听众的审美观念、兴

趣喜好与对音乐的思想认识水平永远不能整齐划一，高低永在。正

如高山与大河一样，也正如“阳春白雪”与“下里巴人”是一对孪

生姐妹注定要在世上相依为命。而且雅与俗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

的，它们之间的互动也是经常发生的，有时，雅往往正是俗的积淀

与结晶。基于这点，《奔腾》整部作品中的音乐语言没有实验性音

乐的身影，没有序列音乐的“尖酸、刻薄”，一切都顺其自然，娓

娓道来，这里有的是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热情与中国作曲者的骨气与

血脉。

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专业学习生涯中，系统化的西方音乐技术体

系的灌输，帮我打下了坚实的作曲技术基础。然而，幼年对于西方

音乐的无限崇拜感却随着年龄的日渐增长变得越发客观——西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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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作技术并不见得是绝对权威。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有着自己的喜

怒哀乐与叙事习惯，有着独特的，不同于西方人的敏感与音乐语言，

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创作技术。中国的民族音乐艺术是世界上独树一

帜的艺术形式，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中，创造了大量的优秀民

族音乐文化，形成了有深刻内涵、丰富内容的民族音乐体系，我们

应当在中国的民间歌曲、民间歌舞音乐、民间器乐、民间说唱音乐

与中国戏曲音乐中汲取属于我们自己的营养。

我想这种认识上的成长，得益于我对前辈作曲家作品的学习，

得益于我的导师唐建平教授身体力行的引导。从众多近现代的佳作

直到前两届“新绎杯”的获奖作品中，不难发现大量的集民族风格

与多元化技巧相融合的听众喜爱的经典之作。这些作品于我来说既

是标杆又是强大的动力。

作为晚辈，对于学术上的创新探索与音乐风格个性化的建立固

然是我们专业音乐人不能停止的追求。于此同时，创作当代听众所

接受的作品，把从民族音乐中摄取的养分反作用于民乐创作之中，

更是我们年轻一代不能停止的探寻。

子曰 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孔子深切

的人文关怀与浓厚的人文精神，影响了世代炎黄子孙。作为一名音

乐工作者，将小我放置于大我之中，扎根脚下的土地，洞悉生活的

百态，才能从容于当下的生活，才能渗透出真实的质朴，才可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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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的自由。

在此我由衷地感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、新绎文化发展有限公

司能给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作曲家一席之地并提供这样广阔的平台与

难得的机会，同时我还要感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对我们的作品所付

出的辛劳与精彩的演绎。借助这个论坛，我也想向年轻的音乐创作

者们呼吁，让我们为当下的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的率性，

“冬雷震震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”的忠贞，“七月流火，九

月授衣”的朴实清苦而谱曲，为我们的兄弟姐妹，为我们的民族，

为我们五千年的文化而谱曲！作为当代的音乐工作者，对服务于百

姓，引导艺术市场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。让我们向作曲前辈们学习，

把“传承和发展”扛在肩上，立在前方，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尽

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
